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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野生蚯蚓的利益链

冰点特稿第1266期

制作地龙干的现场。威宁县检察院供图

对蚯蚓宣告死期，是很容易的事，无论是一只，还是一群。

用一种叫“地龙仪”的设备捕捉蚯蚓，“一个电瓶，两根线子，插在地上，蚯蚓马
上爬出来了，看着让人头皮发麻。”在有些地方，捉五六斤蚯蚓只需要20分钟，而
一块充满电的电瓶能连续工作5个小时。在尚未被“电”过的土地上，一天电两三
百斤也不在话下。

在自然界，蚯蚓生长了数亿年。原本，影响它们生长的最重要因素是温度与降水，
现在，人类用科技横插一脚。

捕捉到的蚯蚓，开肚，冲净，晒干，然后被卖到中药材市场。在那里，它被称为地
龙。它是一味被收录在《中国药典》的中药，有“清热定惊，通络，平喘，利尿”
的功用。

尽管地龙作为中药材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但野生蚯蚓的捉捕从未像近些年来这般
疯狂。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成百上千吨蚯蚓从土地里被电出来，人们捡走它们，晾
晒成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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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捕蚯蚓的人说，中国越来越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需要它。在保护生态与保护健
康同样备受关注的当下中国，野生蚯蚓被推至舆论焦点。环保组织、地方检察院开
始起诉售卖地龙仪的商家、电蚯蚓的人、收蚯蚓干的老板，破坏生态与土壤；而在
另一边，各地的药材市场，地龙被高价出售给制药公司、医院、药房，最终进入人
的身体。

“机器一响，黄金万两”

在北方，夏季并不是一个适合捉蚯蚓的季节。这一点，河南商丘农妇刘玉莲心知肚
明。她接触“蚯蚓产业”20余年，最近，一个朋友告诉她，“在家满处跑都找不着
蚯蚓”。

这个时候，高温，少雨，土地常被晒得裂开口子，蚯蚓钻得更深。即便如此，仍有
一些人带着地龙仪，在田间地头寻找它们。怕光喜暗的蚯蚓昼伏夜出，这群捉蚯蚓
的人便昼伏夜出，带着灯，提着桶，穿着胶鞋，在夜幕降临后出现在野外。

有时，他们也“夜伏昼出”，通常在开春之后。滋滋作响的地龙仪，会出现在农田
、菜地、公园、干枯的河道，以及山林。不少人第一次见到用如此“现代化”的技
术来抓蚯蚓时，驻足围观，有人说，站在一旁能感觉到脚被电得麻麻的。

捉蚯蚓的人并不只是出现在河南，在安徽宿州、江苏徐州，在两广地区的山地丘陵
、云贵川的山野森林、海南的橡胶地，都有他们的身影。

他们是循着蚯蚓留在地表的粪便，才寻觅到它们的踪迹的。140余年前，达尔文也
曾观察过蚯蚓排便时的情景，最终写出《腐殖土与蚯蚓》，并称颂，“蚯蚓是地球
上最有价值的动物，有蚯蚓才有沃土。”

但捉蚯蚓的人找到蚯蚓粪便时，想到的是钱。

根据记者从多家蚯蚓收购商处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干蚯蚓价格在90-120元/斤
，蚯蚓品种、成品质量不同，价格不一。在蚯蚓资源丰富的地区，一个农民靠“地
龙仪”一天能够捉到上百斤湿蚯蚓，最终10斤湿蚯蚓，可以晾晒1斤干蚯蚓。

尽管农民们都知道，蚯蚓的存在有益于土壤，但对很多农村人而言，很少有挣钱的
办法比电蚯蚓来得更快、更轻松。

20多年前，刘玉莲第一次接触“蚯蚓产业”时，捕捉是靠锄头挖，开肚用刮胡刀片
，再晾晒在地板上，蚯蚓干大约20元/公斤。“(湿蚯蚓)才3毛钱1斤，一天刨40斤
才挣10几元。”刘玉莲说，“那时间(做这行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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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地龙的价格翻了10倍。2021年，全开广地龙(一种地龙收购行业术语，根
据加工情况，地龙可分为全开、半开、统货等——记者注)市场价一度涨至275元/
公斤。

她告诉记者，她所在的村子，不少村民是最近两三年才开始接触“蚯蚓产业”。在
她看来，这源于药材市场上野生地龙的需求与价格不断走高。地龙仪的出现也使得
蚯蚓捕捉更加高效。除此之外，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出现则也让更多人接触
到这个“一本万利”的行业。

刘玉莲售卖地龙仪，也回收蚯蚓干，她说，她旺季一天能收1000斤蚯蚓干货。就在
前不久，有山东菏泽的人前来实地考察，她向客户展示了“秒出蚯蚓”的机器，而
她收到的货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四川、云南等。

“机器一响，黄金万两”“打工打工，两手空空，不如在家，蚯蚓加工。”那些收
蚯蚓的商人，在网络上打出极具吸引力的口号。他们视“蚯蚓产业”为新的“农村
致富路”，称蚯蚓是“农村土地里的软黄金”。

河南许昌的年轻人万泉是2019年春天从网络上注意到“蚯蚓产业”的，那时1斤蚯
蚓干能卖80多元。

那时，捕蚯蚓已有一套相当成熟的产业链。此前做生意赔了钱的万泉对这个“创业
项目”有疑虑，直到那年夏天，他到商丘虞城亲眼见识了当地发达的“产业链”。

万泉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带他创业的老板就在虞城，最初收蚯蚓时，骑着“二
八式”自行车，如今，开着“大金杯”汽车，在村子里盖了一栋像模像样的大别墅
，开起了超市。而他们村子围着蚯蚓挣钱的人“多得要命”。

万泉花800元从虞城带回一套设备，开始“创业”。“创业”的起点是城郊一条干
枯的河道。如今，万泉的“蚯蚓加工厂”已经开到了贵州威宁、江苏徐州，每次外
出回老家时，他都会去那条“创业河”看看。

他听说，在2016年左右，河南漯河刚开始有人做“蚯蚓”的生意时，有农村的老人
连买地龙仪的钱也不愿意花，“全部拿锄头去挖，把那河坝子都挖塌了。”

裁判文书网上的判例显示，2020年，在江苏沛县，一名年轻男子在家门口测试购买
的蚯蚓捕捉机时，触电身亡，留下年近七旬的父母、30岁出头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
女儿。也有媒体报道，2022年，在江苏如皋，一个70多岁的村民自制地龙仪捕捉
蚯蚓时触电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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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这个圈子里，流传更多的是关于“致富梦”的故事。

“(想做)这个玩意儿就是得货多。”万泉告诉记者，他知道，去年在四川小凉山，
有一个老板3个月出了200吨干品。他说，靠蚯蚓发家致富的“不是多，是太多了”
。

近10年需求整体上行

没有资料显示，谁发明了地龙仪，但在中国，生产与销售它的商家大有人在。

多年来，用于捕捉蚯蚓的地龙仪经不同厂家的改造，已升级换代数次；市场上出现
了用于蚯蚓保鲜的地龙止损液；有厂家生产专门用于剖开蚯蚓的“开肚机”、晾晒
蚯蚓的铁丝网。

一家名为“中山市久驰电器有限公司”的企业在2017年、2018年申请注册了“地
龙仪”“蚯蚓机”的商标，而位于中山市的另一家生产地龙仪的企业，以“地龙仪
”为通用名称为由，请求予以“争议商标无效宣告”，但最终“争议商标予以维持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检索系统中，搜索“地龙仪”，有多项相关发明
专利，其中最早的一项发明专利申请于2016年5月23日。

实际上，地龙仪或蚯蚓机的出现，远早于2016年。

据一位广西玉林的蚯蚓养殖户回忆，当地在2005年左右开始出现使用车用“水电瓶
”电蚯蚓的现象。从事蚯蚓养殖31年的贾立明记得，他注意到“电蚯蚓机器”的出
现是在十多年前。

2014年，有媒体报道称，在海南省琼海市、安定县存在用“地龙机”电捕野生蚯蚓
售卖的情况，“2012年、2013年最高涨到150元/公斤”。从事蚯蚓研究30余年的
中国农业大学生态系教授孙振钧，也是在2013年左右才注意到电蚯蚓机的出现。

这套设备的生产制造并不复杂。刘玉莲告诉记者，她自家有生产并销售电蚯蚓机器
、开肚机。

记者通过“企查查”检索发现，经营范围中包括“蚯蚓机”的企业在河南有15家，
其中13家集中在虞城县界沟镇，成立于2019年至2020年两年间，他们有的同时销
售“蚯蚓开肚机”“锂电池”，有的还收购中药材。仅在界沟镇刘沿村小刘沿，就
有6家与“蚯蚓产业”相关的个体工商户。

那些用电捕捉来的野生蚯蚓，需要先用“地锅灰”拌匀，再一条一条放入“开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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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肚之后的蚯蚓，得用水冲洗干净腹内泥沙。而后，将其一条条摊平，晾晒在
铁丝网或竹竿上。“晒干跟那个小鱼干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在一些大型加工点，会出现10余名被雇来的农妇，同时为蚯蚓开肚的景象。而成千
上万条蚯蚓的开肚与晾晒，是一项耗费时间的工作。一个在农村的姑娘算过，她电
了20斤蚯蚓，花了4个小时才摆完。

蚯蚓巨大的腥味时常招来满院苍蝇，这并未影响许多农民趋之若鹜。在刘沿村，有
的村民将蚯蚓干的收购点设在村委会对面的马路边，也有人带着从焦作赶来考察的
客户在界沟镇派出所刘沿警务室前的水沟边测试“地龙仪”。

商丘虞城当地成熟的蚯蚓加工产业，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想从土里“掘金”的
人。商丘毗邻亳州，而虞城县界沟镇位于两市交界处，距离亳州市区的直线距离仅
20余公里。安徽亳州有“中华药都”之称，这里拥有“全球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
”。

一位在安徽亳州从事中药材批发生意的陈姓老板告诉记者，他收来的地龙“基本上
都是野生的”，产地包括广西、四川、安徽、河南。

这些地龙大多进入制药企业。“截至2021年，中成药企业需求量占比57.56%，中
药饮片企业需求量约28.52%，出口、保健品和其他占比约13.92%。”天地云图中
药大数据平台首席数据分析师贾海彬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包含地龙这味中药材
的上市中成药就有40种，在中成药中，地龙需求排名前三的产品包括，苏黄止咳胶
囊、脑心通胶囊、乳块消片。

该平台提供的数据还显示，地龙需求量排名第一的企业是陕西一家制药公司，该公
司的不少产品集中在心脑血管用药领域，其中“脑心通胶囊”便是该公司的产品，
该公司官网信息显示：此药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用药”。

6月23日发布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1》显示，我国每5例死亡病例中
就有两例死于心血管病。报告还显示，目前，我国心血管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
，推算我国心血管现患病人数为3.3亿。在全球范围内，心血管病都被视为“头号杀
手”。

贾海彬告诉记者，“老龄化加剧，心脑血管用药需求增长，近10年整体保持(地龙)
需求上行。”确切的数据是，地龙的药用市场需求量从2010年的400吨上涨至202
0年的675吨。

“野外捕捉占比约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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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龙用量)最近逐年在增加。”安徽亳州一家中药饮片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与10年前相比，地龙的使用量增幅有百分之七八十。而该公司主要生产地龙中
药饮片与地龙配方颗粒，“主要是去到医院、药房”。

上述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公司主要使用广地龙，“养殖的基本上没
有”。“因为药典中规定了，只有那4个品种。”

《中国药典》2020年版中作为药材的“地龙”，指的是钜蚓科动物参环毛蚓、通俗
环毛蚓、威廉环毛蚓、栉盲环毛蚓4种蚯蚓的干燥体。前一种习称“广地龙”，后
三种习称“沪地龙”。而人工养殖的蚯蚓，主要是“大平二号”。这是人工选育种
，而大平二号蚯蚓目前尚不允许入中药，因为该品种的蚯蚓并未被列入《中国药典
》中药材“地龙”的使用范围。这种被广泛养殖蚯蚓“90%应该在垂钓行业”。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生态系教授孙振钧告诉记者，广地龙主产于广东、广
西、海南等地，沪地龙主产于上海、浙江、河南等地。

“因为《中国药典》里头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2000年之前，只有1种，就叫广地
龙，学名参环毛蚓，后来(这种地龙)越来越少。”孙振钧说，“2000年，《中国药
典》又加了三种沪地龙，它比广地龙的分布稍微宽一点儿。”

10多年来，尽管中药材市场上的地龙需求量巨大，但广地龙、沪地龙并未能实现大
规模养殖。

“技术上没突破，因为它野性太强。”孙振钧说，在海南，他们通过调查广地龙的
资源分布情况，找到了它在海南的主要分布区域，并尝试将原地环境保护起来，促
使广地龙生态增殖。

在广西，电捕蚯蚓的人在减少，养殖广地龙的人在增多。31岁的陆放2020年开始
养殖广地龙，他有7亩地，养着收购来的野生广地龙，他还在慢慢熟悉它们的生活
习性，“需要有经验”，“细心，天又好的话，(一亩地纯利润)能到1万元至1.5万
元。”

但陆放告诉记者，如今有不少广地龙养殖户，一边养，一边也收野生的，“赚快钱
。”这种现象在河南虞城同样存在。一家“地龙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
，她这里“野生的、养殖的(蚯蚓)都有”，她一边养着“自己培养”的蚯蚓，一边
到各地收蚯蚓干。

“它的繁殖速率没有办法跟大平二号相比。”孙振钧说，“从现代药用化学的分析
来看吧，(二者)差异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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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立明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蛋白质含量，有效成分含量等方面，“人工养
殖的蚯蚓不比野生蚯蚓差”。

人工养殖大平二号蚯蚓干燥体市场价在60元-80元/公斤，要比野生蚯蚓便宜，但很
多厂家不敢使用。“正规厂家(货源)都非常正规。如果不正规会犯法。”贾立明说
。

但从该品种蚯蚓中提取的一种蚓激酶，可用于西药。一种用于缺血性脑血管疾病的
西药——蚓激酶肠溶胶囊(国药准字H20044080)便是从人工养殖的赤子爱胜蚯蚓(
即“大平二号”蚯蚓)中提取的一组蛋白水解酶。

在贾立明看来，人工养殖的蚯蚓是对野生蚯蚓最大的保护。“因为它也不属于野生
动物，它不破坏生态环境。”

“对蚯蚓的利用远远不是目前现有的一些报道所说的那样，中药在利用，西药在利
用。保健品、化妆品、食品都在用。”一位长期从事自然保护的专家告诉记者，“
通过人工饲养繁殖，是可以起到保护野外蚯蚓的。”“要用发展的问题解决保护的
问题。”

但实际上，从中药材市场上地龙的来源看，“养殖、半养殖(野外捕捉幼体育肥)占
比约30%，野外捕捉占比约70%。” 贾海彬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广地龙的
传统产区广东、广西，由于近年来对蚯蚓资源的过度捕捉，“产量在一年年下降，
往年一个主产镇多的时候有上千人抓地龙，现在也只有数十人，收购点也不断减少
。”

贾立明觉得，可以尝试将人工养殖的“大平二号”蚯蚓，列入《中国药典》，纳入
中药材目录，打破野生蚯蚓过渡捕捞造成的恶性循环，包括土壤与生态的破坏。孙
振钧也支持将它列入药典。

“转移阵地”

多年来，在广西玉林，电蚯蚓做药材“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但现在“电的少
了”。

广地龙养殖户陆放告诉记者，小时候，蚯蚓几毛钱一斤，村子里有人用茶饼兑水，
倒在蚯蚓多的地方，“过一段时间它就会爬上来，就会晕。”

到2005年至2008年间，当地人开始用“水电瓶”电蚯蚓。“疯狂地电，那时候那
些人一年都能创造十万元、二十万元的利润。”陆放说，“一直持持续到2017年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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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吧，然后就变少了。”

但市场对于地龙的需求量并未减少，地龙价格还在一路走高，一些人开始“转移阵
地”。

“一些常年收购的加工户这两年已跑到四川、云南、贵州去开发新产区，新产区的
收购量还是可以。”贾海彬告诉记者，安徽、河南、湖南等省的部分地区，也成为
地龙的新产区。

从近年来地龙产地供应商的数量来看，排名在前10位是贵州、广东、浙江、云南、
湖南、湖北、江西、河北、江苏、河南。

2021年8月，万泉将蚯蚓加工厂开到了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雪山镇。

“因为那边环境比较好。山地比较多。”万泉说，他在威宁见过最长的蚯蚓有1米
多长。于是，他带着10台地龙仪到威宁，将设备免费发放给当地农民，农民到山上
捉到野生蚯蚓，再卖给他。他还在当地租下民房，雇工给蚯蚓开肚、清洗、晾晒。

“(威宁)那边一直都能干到过年呢，不像北方季节性强。”万泉告诉记者。

在威宁县，检察官李爱此前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对野生蚯蚓的掠捕。

李爱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2021年七八月开始，陆续有河南、安徽、四川等
地的地龙收购商带着地龙仪来威宁，每到一个地方先租老百姓的民房，再把机器发
出去。

李爱说，去年11月，有护林员、村民向林业局、公安局等部门反映有“有人在山上
打蚯蚓”。威宁县检察院几乎在同一时间了解到这一情况，并决定研究“怎么样依
法来处理这样的情况”，最终他们决定“拯救蚯蚓”，对这个产业链条上的人提起
“公益诉讼”。

“大概有七八个镇有这个情况。”李爱告诉记者，在其中一个镇，多的时候，有六
七个老板收购加工野生蚯蚓。

加工点负责开肚、晾晒的临时工多是五六十岁的农村妇女，而外出电蚯蚓的人多是
留在村子里的四五十岁的人，男女都有，年轻人较少。“也有的人之前在外面打工
，听到老家有这个生意可以做，回来专门搞这个。”李爱说。

从一个外地收购商的发货记录上，李爱了解到，该收购商从3月9日到5月31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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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宁发出1804公斤蚯蚓干品。从一个本地电蚯蚓的农民的收款记录查到，从3月到
6月，“他卖出去的货价值已经到4万元左右”。

过去的两个月，李爱一直为公益诉讼的事奔走山野，但他发现，“拯救蚯蚓”困难
重重。

“他们没有法律意识，觉得那个东西反正地下全都是，打了好像也不会影响什么，
反正不是在自家地里打，但赚取的利益是个人的。”李爱说，“我们下去调查过程
中，很多老百姓直接说，‘国家没有法律规定，你们不能禁止我们来搞这个东西’
。”

李爱告诉记者，“其实我们国家的法律是有规定的，但是是过于原则性的规定。”

在准备公益诉讼起始阶段，他们就翻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农
业法》《土地管理法》等，“没有找到可以对应(蚯蚓)使用的具体的规定，蚯蚓也
不在三有动物名录。”

他们又邀请公安局、环保局、林业局、农业农村局，开研讨会，想听一听行政机关
的意见。“争议很大，最终没有达成共识。”李爱告诉记者，“各个部门都说，这
个东西其他地方没有处理过，是罚款、拘留，还是没收工具？”

等检察院进入“调查取证阶段”，李爱发现，“调查对象抵触情绪很大。很多人不
愿意配合。”

有时，电蚯蚓的人见到他们，拎着设备就往山上走，根据公益诉讼办案规则他们也
没办法采取强制措施。“毕竟他们也是受人指使。”李爱说，有时他们去寻找加工
点的收购商，收购商常避而不见，见了还会挨骂，有的甚至连夜将场子搬到其他地
方去。

经过两个月复杂的调查取证，威宁县检察院对电击、收购、加工蚯蚓已立案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6件。但在法律适用、生态环境损害量化上，李爱担心，无法与法官达
成统一意见。此前，全国检察机关并没有提起蚯蚓保护方面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
先例。

2020年，有环保组织对广东省中山市3家电蚯蚓机生产企业提起公益诉讼。广东省
珠海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认为，蚯蚓属在土壤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野生动物
，人类对其进行经济利用的手段必须在合理范围之内。荣者光电等三家公司出售电
蚯蚓机，使购买者以电击的方式猎捕蚯蚓，不利于蚯蚓和土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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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被媒体称为“电蚯蚓机第一案”的公益诉讼案件最终打到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而高院驳回3家企业的上诉，并维持了一审判决。

除了没有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先例外，李爱的另一个担忧是，由于地龙涉及到中药
产业，会不会对司法机关推动蚯蚓保护产生影响。但他还是希望，“人们在利用自
然资源的时候，要在利用与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一种恶性的循环”

孙振钧担忧的，是蚯蚓的减少给土地带来的影响。

“如果大家都这么弄的话，跟农田的质量就有关系了。农田都没有蚯蚓了，没有好
的土地怎么能生产粮食出来？”孙振钧说，其次涉及到生物多样性的问题。“不仅
对这个蚯蚓有影响，对其他的土壤生物，土壤线虫、土壤螨类，还有蜘蛛等。”

“实际上蚯蚓在生态系统里面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位长期从事自然环保保护的
专家告诉记者，“(电蚯蚓)对生态系统也是有破坏的。虽然它们不是受保护的物种
，不是珍贵濒危物种，但是这是一个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

此前，不少媒体在报道电蚯蚓现象时，将这种行为描述为“灭绝式捕杀”。

“捕杀地龙，是不是灭绝式的，这个需要进一步探讨。”上述自然保护专家表示，
在他看来，蚯蚓繁殖力极强，生存范围又广，“它不像大熊猫数量是有限的”。“
现在还谈不上是‘灭绝式捕杀’，农药、化肥(对蚯蚓)造成的伤害可能在地域范围
上会更广一些。”

但在这位专家看来，这种(捕杀)是存在问题的。

“土壤出了问题，是整个我们的土地利用方式出了问题。电蚯蚓只是其中问题之一
，冰山一角。”那位长期从事自然环境保护的专家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蚯蚓也
就是受害者。

孙振钧也认为，蚯蚓的减少是事实，而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农药、化肥、除
草剂等大量使用，土壤面临的污染不断地加剧，使得野生蚯蚓种群降低；其次是中
药对地龙的需求越来越大；再者是地龙仪的出现，使蚯蚓的种群更少了。

“现在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孙振钧说。

“我们农业专家早就提倡要休耕，要轮作。”该专家说，“我们对土壤是掠夺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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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其实不只是说电蚯蚓这一块儿，更可怕的是除草剂，使土壤板结。”

而使用野生蚯蚓，会带来另一个问题：中药中部分地龙重金属超标。

根据各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通告，多年来，在药品抽检中，常出现“地龙
”抽检不合格的情况，其中不合格项目包括“重金属”。

四川食药监局在2018年的抽检中发现，四川涪丰药业有限公司销往威远县界牌镇卫
生院的地龙“杂质、酸不溶性灰分、总灰分、重金属”不合格。2015年，亳州市国
苑中药材饮片有限公司销往阳谷县张秋中心卫生院的一批地龙被检测发现“不符合
规定”，不符合项目也包括重金属。

“实际上各部门都有保护生活多样性责任和义务，但我们往往认为保护生物多样性
只是保护主管部门的事，这是片面的。”那位自然保护专家认为，“利用部门要主
动承担起可持续利用和保护资源的责任。中药部门如果不提前考虑，就是把中药自
己的路堵死了。”

万泉也听到了一些关于“禁止电捕蚯蚓”的风声，但是在许多地方，“大家偷着做
的还是挺多的”。

2021年，万泉在威宁待了一个月，将加工点交给自己的哥哥，自己去了开在江苏徐
州的蚯蚓加工点。今年下半年，万泉打算去陕西，“因为陕西是去年刚加入的新货
源地”。万泉的哥哥则在威宁，继续回收蚯蚓，加工晾晒成干。

他也在做另一手打算：明年准备开蚯蚓养殖场。“如果哪一天国家只要说，蚯蚓都
不要再电了，我立马就收手。”万泉说，“你不能电，你得想后路啊，因为它本来
就是个紧俏产品。”

(文中刘玉莲、万泉、陆放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强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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